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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大均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政治动
荡、民族冲突、政权更替的时代，是一个
充满战争与血腥、流离与死亡的兴亡交
织的时代，也是一个考验所有官员士子
尤其是汉族官员士子的出处、选择、去
取的改正朔、易服色的变革时代。每当
这样的时代，总有一些意料之中和意想
不到的分合聚散、分裂重组，也总有一
些思想、道德、精神、价值矛盾与冲突被
集中显现和迅速放大。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自己的身
份、处境和命运都异常清楚，对本人与
当朝政治关系认识得异常清楚，并早已
下定决心、作出“布衣”“逸民”选择以自
守的屈大均，对于岭南知识的建构，就
不可能是平凡时代、平常日子里一般意
义上的知识介绍或陈述、呈现、展示，而
是自觉地、必然性地带上了特有的时代
气息、浓重的情感倾向和明晰的精神向
往，而且这一切都完全是出自屈大均清
醒而深刻、果敢而坚决的精神自觉。

《广东新语》中的一些条目就集中
反映了这种清晰的时代文化气息和高
度的精神自觉。比如：卷七《人语》“梅

鋗”条说：“嗟夫！自唐、虞、夏而今后，
得天下之正者，莫如汉、明。而越人率
为功首，能以大义鼓唱诸侯。鋗与何
真是也。鋗可以为赵佗，真可以为刘
岩，而皆不为。与冯盎者亟以二十州
县归唐，皆可谓能知天命者也。”特别
强调汉朝与明朝“得天下之正”的历史
正义和道德正义。而这，正可以跟清
康熙皇帝曾经志得意满地宣称“自古
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之间，形成鲜明
对照，并构成尖锐强烈而意味深长的
矛盾和对立。

卷十九《坟语》“刘龑墓”条云：“龑
在位，专以惨毒为事，所诛杀粤人，若刈
菅草。死后数百年，粤人始得而甘心
之，所谓天道好还，非耶？尉佗有功德
于民，死葬禺山，人不忍言其故处。仁
与不仁之报，盖若是哉！”将刘龑其人其
为政与赵佗进行对比，强调刘龑之“惨
毒”“诛杀粤人”，赵佗之“有功德于民”，
归结于“仁与不仁之报”的天道。这番
言论，除了颇有深意地评价刘龑、赵佗
二人及其得到的不同报应之外，自然含
有对于屈大均所处时代清朝统治者的

种种作为的揭露、斥责与批判。
卷二《地语》“迁海”条云：“粤东濒

海，其民多居水乡……至是飘零日久，
养生无计……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
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
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
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既尽迁，于是毁
屋以作长城，掘茔而为深堑……民有阑
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
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
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可见“迁海”
之令的密集严格与接连不断，也可见这
一政策的战略性质和强迫方式，尤其是
这道命令给广东沿海居民带来的巨大
动荡和种种不幸。这与其说是如实记
载、细致描述“迁海”令的由来和后果，
不如说是秉笔直书、存其信史精神的史
家之笔和含有深意、怀有寄托的诗家之
笔的完美结合与相得益彰。

又如卷二《地语》“澳门”条云：“番
人列置大铜铳以守。其居率为三层
楼，依山高下。”此语恰可与屈大均写
下的关于澳门等地的诗歌相参观。其
《澳门》诗中说：“广州诸舶口，最是澳

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南
北双环内，诸番尽住楼……筑城形势
固，全粤有馀忧。”细致准确地记载和
描绘葡萄牙及其他西方国家军事、宗
教、建筑、近代科技等方面的情况，反
映明末清初西方文化的东渐，通过澳
门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和构成的威胁。
如此直接而真切地反映了由于葡萄牙
等国的来华，使澳门、广州等地发生的
深刻变化，并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变化
对于广东乃至整个中国的巨大威胁和
带来的潜在风险，表现出洞见国际局
势变化、国家命运前途的战略眼光和
先见之明。

屈大均对于自己所处时代、所处岭
南的内外环境、真实状况，进行了真切
而清醒的描摹；对于所在时地的时代变
革、未来趋势，尤其是这种表面征象背
后潜藏的危险和危机，进行了具有前瞻
性、预见性的揭示。而这一切，恰恰是
当时的许多官员士子没有注意到或根
本不会在意的，也是当时初得天下、正
处于心忧政权不稳又难抑沾沾自喜之
情的清王朝统治者不可能意识到的。

屈大均与岭南文化自觉 □左鹏军

值今年屈大均（1630—1696）逝世330周
年之际，回顾岭南文化的历史变革、时代演进
和岭南文化研究的学术史历程、时代转换，就
会发现，屈大均的成就与贡献、地位与影响，
不但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黯淡遥远、
模糊不清，反而在时代的变革与文化的演进
中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屈大均取得的多方面成就和对岭南文化
变革作出的多方面贡献，在岭南文化史上的
标志性意义，已是公认的文化史和学术史事
实。最直接也最明确地说，就是：屈大均是岭
南文化走向全面自觉的标志。

这种标志性意义既体现在屈大均对于岭
南文化的多方面贡献上，也体现在他对于岭
南文化的开拓性研究上，更体现在他进行历
史回顾与文化前瞻的时候所产生的历史感和
现实感以及二者的交汇与晖映之中。

屈大均对于岭南文化的一往情
深，不仅在于朴素的故土情结、乡邦情
怀，而且在于从中华文化角度甚至一
定的世界文化角度对于岭南文化的挚
爱和信心。从而使屈大均的岭南文化
自觉，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由岭南而
观察和感悟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
普遍性价值。这种文化意识的最突出
表现，就是屈大均对于岭南文化的有
意识传播。

屈大均对于岭南文化的有意识、
有效性传播，对于岭南文化所具有的
岭南性与超岭南性的完整性、一体性
认识和把握，使岭南文化得到江南、中
原等主流文化地区杰出人士的深切了
解和深度认同，并产生了显著的海外
影响。这是岭南文化发展演进的一个
重要因素，也是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
整体格局及其多种地域化形态中得以
自立、获得突出地位、产生较大影响的
一个重要方面。

屈大均与同时期或稍后的江南知
名人士顾炎武、潘耒、朱彝尊、费锡璜
等的密切交往和深度认同、同声相求
和意气相投，表明了其传播岭南文化
的自觉行动及有效回应，促使岭南文
化在岭南以外的广阔地区得到传播并
产生显著影响。

朱彝尊在《〈九歌草堂诗〉序》中说
过：“予友屈翁山为三闾大夫之
裔……三闾当日，方叹恨国人之莫知，
今海内之士无不知有翁山者，则所遇
又各有幸不幸焉。呜呼！难言
矣……世徒叹其文字之工，而不知其
志之可悯也。予故序之，以告后之君
子诵翁山之诗者，当推其志焉。”这既
是他们友谊的形象记录，也是由于屈
大均的友朋交往而使岭南文化在荆
楚、吴越、燕齐、秦晋等地区得到传播、
产生影响的直接证明。

而生活于清乾隆、雍正至道光时
期自诩狂名、睥睨一切、敢于写下“避
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

史》）诗句的龚自珍，于夜深人静之时
在北京偷偷地读当时已被列为禁书的
屈大均诗文，并写下这样的诗句：“灵
均出高阳，万古两苗裔。郁郁文词宗，
芳馨闻上帝。”“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
神；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夜读

番禺集，书其尾》）恰恰是屈大均著作
在被专制政府禁毁的情况下，仍然在
一些地区、一些人士中间流传并产生
影响的有力证明，也似乎应和了“野火
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

屈大均尽管主要生活在清代初年
专制压抑、血腥残暴，汉族士子岌岌可
危、动辄得咎的不幸年代，但仍然是一
个敢于表达自己爱恨情仇的慷慨磊落
之士。他在《鲁连台》诗中写下的“从来
天下士，只在布衣中”；在《舂山草堂感
怀》诗中写下的“半生游侠误，一代逸民
真”“慷慨干戈里，文章任杀身。尊周存
信史，讨贼作词人”，就是大胆的告白和
勇敢的宣言。恰恰是缘于这样的道德
操守、学术底蕴和价值追求，使屈大均
对于岭南文化的自觉建构，表现出具有
象征意味和时代价值的深刻持久之处。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屈大均对于
岭南知识的建构和对于岭南文化尤其
是岭南精神和岭南形象的守护、弘扬
与传播，是完全出自个人自主自愿的，
而非官方或其他任何势力驱使的；是
有着深刻的思想寄托和诗性情怀的，
而并非仅仅知识的一般记录和平淡介
绍的；是产生于政治动荡、政权鼎革、
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正统文化面临空前
危机之际的，而非所谓“盛世修史”“歌
舞升平”的；是有着深切的切肤之痛、
感同身受的，而非闲情逸致、隔岸观火
的；是出于“非正统”角度的，而非出于
“正统”角度的；是属于岭南区域的地
方性的，而又并非仅仅属于岭南的地
方性的，更有着关乎整个国家民族、中
华文化的未来前途和出路的。

由于屈大均的自觉坚守、倾情投
入、黾勉从事，从而在时局动荡、政权交
替的异常艰难之际，将岭南知识的谱系
构建、岭南思想的汇聚提炼、岭南精神
的时代品格、岭南形象的塑造彰显、岭
南文化的传播认同提高到系统化、自觉
化的新阶段，从而使岭南文化的声音更
加响亮辽远，在中华文化整体格局中的
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并得以牢固地确立，
并对其后的岭南文化走向、建设与发展
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此后岭南文化
的全面繁荣与持续发展，为岭南文化深
刻影响和有力引领中国文化走向新时
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因此，说屈大均是岭南文化走向
全面自觉的杰出代表和显著标志，不
仅于史有据，而且当之无愧。

（作者是珠江学者，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中华文化国

际传播研究院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岭

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

岭南作为中华文化整体格局中的
一个文化区域，地方性知识的建构在作
为文化区域的“岭南”的形成与发展中
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地位。假如
没有尽可能系统而完善的地方性知识
建设，包括岭南文化在内的区域文化，
是不可能获得成立的资格的。从历史
过程和基本事实来看，至迟从汉代开
始，岭南知识的陆续表达、构建就已经
开始进行，并逐渐有了长时期的积累，
为后来的承续和丰富、充实和完善打下
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但是应当看到，只
有到了屈大均出现，岭南知识的建构才
走向了全面自觉的阶段，才具有了文化
自觉的意识和水平。

屈大均对于岭南知识的自觉建构，
最集中地表现在笔记体著作《广东新语》
的撰著之中。他在该书的《自序》中特意

交代：“《广东新语》一书，何为而作也？
屈子曰：予尝游于四方，闳览博物之君
子，多就予而问焉。予举广东十郡所见
所闻，平昔识之于己者，悉与之语。语既
多，茫无端绪，因诠次之而成书也。”又
说：“吾闻之君子知新。吾于《广东通
志》，略其旧而新是详，旧十三而新十七，
故曰‘新语’。《国语》为《春秋》外传，《世
说》为《晋书》外史，是书则广东之外志。
而广大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知
言之君子，必不徒以为可补《交广春秋》
与《南裔异物志》之阙也。”

《广东新语》成书于康熙十七年
（1678），当时屈大均已四十九岁。屈大
均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和用意来撰写这部
著作的，其江南好友潘耒（1646—1708）

在为此书所作序文中曾说过：“于是考方
舆，披志乘，验之以身经，征之以目睹，久

而成《新语》一书。其察物也精以核，其
谈义也博而辨，其陈辞也婉而多风。思
古伤今，维风正俗之意，时时见于言表。
游览者可以观土风，仕宦者可以知民隐，
作史者可以征故实，摛词者可以资华润
……善哉，可以传矣！”在如此翔实而细
致的描摹中，可见屈大均以严谨态度和
学术方式、以存信史心愿和执着精神撰
写这部著作的状态与心态。

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多种关于
岭南文化的方志、史乘著作及相关记
载，但是，对于岭南知识的系统建构、完
整表达和全面呈现，屈大均还是第一
人。因此，以《广东新语》为中心，加之
《广东文选》《广东文集》及其他诗词、文
章，构成了屈大均关于岭南地方性知识
自觉构建的总体框架，形成了远绍昔
贤、启迪后人的岭南知识谱系。

屈大均并没有满足、止步于对于岭
南知识的一般建构和呈现、陈述与介
绍，而是有着更深一层的对于岭南优秀
思想传统、价值观念的关注和发掘、汇
聚和提炼。而其思想核心，就是在当时
鼎革变迁、王朝更替之际，对于以儒家
正统思想文化观念、道德操守、价值取
向和理想追求的守护、表达与延续，在
正统文化遭遇冲击、面临危机的危险时
刻，敢于发出既属于岭南、更属于中华
的正统思想观念和价值认同，从而将岭
南文化的思想内核、价值取向与整个中
华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岭南思想
获得了传承中华文化、守护中华文化、
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普遍性意义。

关于《广东新语》的写作用意，屈大
均在《自序》中明确说过：“是书则广东
之外志也。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
夫广东之外。虽广东之外志，而广大精
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可见他并不

将这部书仅仅作为补充以往史乘之所
阙、之不足的一般知识性读物，而是满
怀深情、别有寄托。

屈大均《广东新语》的思想用意和价
值选择，在该书的一些条目中可以相当
分明地看到。如卷九《事语》论“贪吏”
云：“民贾于官，官复贾于民，官与贾固无
别也。贾与官亦复无别，无官不贾，且又
无贾而不官。民畏官亦复畏贾，畏官者，
以其官而贾也；畏贾者，以其贾而官。于
是而民之死于官之贾者十之三，死于贾
之官者十之七矣。嗟夫！在昔国之富藏
之于民，今也藏之于官，复藏于官而贾
者，藏于贾而官者。民日穷而盗贼日炽，
其祸不知所底。非有圣君贤相，端本澄
源，以节俭为之倡率，禁难得之货，明贪
墨之刑，则粤东一隅，何以有匹夫匹妇之
性命也哉？噫！”对官场状况、官商勾结
一起作害百姓现实的揭露批判，都是切
中时弊、深得民心之论。

又如卷十一《文语》即以“广东文集”
条开端，中有云：“嗟夫！一国之人文，天
下之人文也。知天下于一国，知一国于
一人。此一人者，其出则必如文献，处则
必如文恭者也。典型既往，后学无师。
吾安得不为斯文之绪有深虑乎……予将
终身以之，若愚公之徙太行，精卫之填东
海，不以其力之不足而中辍也。知者鉴
诸！”对于广东文献、学术传统和人文精
神的守护、传承之意，自己编纂《广东文
集》的使命担当、时代责任、坚定信心，都
如此鲜明、坚定地表现出来，可见他由岭
南人文而天下人文、由岭南文化而天下
文化的思想自觉和时代使命。

从《广东新语》的一些精彩片段、字
里行间可以相当分明地感受到，这是一
部具有自觉而深切的思想性和人文性、
主观性和诗性特征的著作。而这，正是
《广东新语》与一般的百科全书及其他
工具书的重大区别之所在。屈大均所

反映的岭南思想精粹、价值取向，寄托
的情感倾向、人文理想，不仅是其自觉
的行动和主观的故意，而且是经过长时
间酝酿、反复斟酌、衡量取舍所得，表现
出深刻的思想力量和情感温度，更表现
出对于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至深
至诚情感，自有其发人深省、引人共鸣
的思想情感魅力。而其思想底蕴和价
值核心，就是对于岭南优秀思想传统、
道德理想的提炼和展现，对于岭南深挚
恒久的价值观念的守护与弘扬。

在屈大均的文化观念和思想意识、
学术著述和诗词创作中，不管是对于岭
南知识的自觉构建，岭南价值的思想凝
练，还是对于岭南精神的时代彰显，实际
上都指向了一个更加深厚而持久、辽远
而开阔的方向，即岭南形象的自觉塑造。

岭南形象的塑造，从不自觉到自
觉、不主动到主动、不积极到积极，经历
了较长时间的积累和演进过程。这是
一个逐渐走向真实化、正面化的过程，
也是一个逐渐有亲切感、家园感的过
程。只有到了屈大均出现，岭南形象的
塑造才进入了自觉而主动、积极而真切
的新阶段。

《广东新语》卷八《女语》中，记载了
多位在清军入粤过程中的被害女性，甚
至描述了许多令人感到可怕的恐怖细
节。这样的选择和处理，除了表达屈大
均对于这些被侮辱与被残害女性的同
情悲悯，对于占领者、施戮者罪恶行径
的揭露声讨之外，还有着表现节烈精
神、树立岭南女性忠孝、英勇形象的深
层含意。

而在卷九《事语》“琼人无仕元者”
中所记：“宋末，琼州人谢明、谢富、冉安
国、黄之杰，从安抚赵与珞拒元兵于白
沙口。皆被执不屈以死。于是终元之
世，郡中无登进士者。明兴，才贤大起，

文庄、忠介，于奇甸有光。天之所以报
忠义也。忠义之钟于人，于海外一洲一
岛，殆有甚焉。天不得其子孙而报之，
报之于其地，天之穷也。”不仅仅在于对
“琼人无仕元者”这一事实情况进行一
般性记述，而更在于用以表达存在于琼
人乃至所有岭南人思想意识中的“忠
义”品格的弘扬，树立岭南崇高形象的
用意同样自觉而鲜明。

屈大均在《广东文选·凡例》说过：
“是选以崇正学、辟异端为要，凡佛老家
言于吾儒似是而非者，在所必黜。即白
沙、甘泉、复所集中，其假借禅家言，若悟
证顿渐之类，有伤典雅者，亦皆删削勿

存。务使百家辞旨，皆祖述一圣之言，纯
粹中正，以为斯文之菽粟，绝学之梯航。”
显然是含有现实用意的寄托之笔。他又
在《〈广东文选〉自序》中说：“嗟夫！广东
者，吾之乡也。不能述吾之乡，不可以述
天下。文在于吾之乡，斯在于天下矣！
惟能述而后能有文，文之存亡在述者之
明，而不徒在作者之圣。吾所以为父母
之邦尽心者，惟此一书。”在如此坚定果
断的话语中，其塑造、树立、彰显与弘扬
岭南形象的深刻用意和执着信心，表现
得非常鲜明、非常充分，数百载之后读
之，仍然不减其感人至深、引人奋发、催
人奋进的思想力量。

知识自觉：岭南知识的系统建构

思想自觉：岭南思想的价值凝练

精神自觉：岭南精神的时代彰显

形象自觉：岭南形象的自觉塑造

传播自觉：
岭南文化的有效传播

资料图

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思贤村思贤大街的屈氏大宗祠 图/番宣

屈大均画像 图/视觉中国


